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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在軍事上擁抱歐洲人帶來的神兵利器，收為己用，從

室町時代流傳的大鎧、胴丸，到生產本土化的南蠻胴、國友鐵炮。

可是遠東的武士一如世界另一邊的印加勇士，為小小的木造十字架

擔憂不已。分別在於幕府將軍沒有像印加國王被西班牙人處決，被

處決的反而是成千上萬的傳教士和信徒。

渡來的神

在地理大發現的早期，歐洲人對世界的認知還很模糊，西班牙正與葡萄牙爭奪新世界

霸權。為了平息新發現領土的主權爭議，兩國先後簽訂過《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

(1494)及《薩拉戈薩條約》(1529)將世界一分為二，馬六甲以東為葡萄牙的所有，以

西為西班牙所有。條約簽定時歐洲人還未發現日本，誰最先踏足那片領土，即將之納

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即使梵蒂岡對各修會的指示只是「拯救拜偶像的日本靈魂」，兩

航海大國仍各自支持耶穌會、方濟會、宣道會等修會傳教至新世界每個角落。

COVER  STORY
撰文：顧曼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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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將天主教帶到日本的是得到葡萄牙國王支持的耶穌會傳教士聖方濟‧沙勿略

(Saint Francis Xavier)，他在鹿兒島登陸，時值十六世紀四十年代。一心廣傳福音

的聖方濟在日本遭遇到的困難遠比他預料的大，他發現日本人的靈性信仰非常充實，

神道和大乘佛教已經在日本扎根多個世紀，不會輕易接受天主教(及其他亞伯拉罕諸

教)的一神論世界觀。更甚的是，日本人的神遠比沒形象的上帝實在多了，天照大神的

後裔與常人一樣會老會死，可是還活生生的在京都，人們又豈會選擇傳說能在水上行

走、死了又復活卻升到天上了無蹤影的耶穌？

佩十架的大名

儘管日本人一時不甚接受西方的宗教，可是在做生意方面還是從善如流的。與聖方濟

一同在鹿兒島、長崎一帶活動的除了傳教士還有商人，他們帶來洋服、洋酒、眼鏡等

新奇玩意，最吸引到大名的是火繩槍和硝石(製作火藥的重要原料)。領土擴張是戰國

時代大名頭等關心的事，為了得到更先進的兵器和貿易生意，他們不介意歐洲人在藩

內興建教堂，甚至會拆掉傳統的廟宇和神社。大友宗麟、大村純忠、有馬晴信、小西

行長等耳熟能詳的九州大名都是基督徒，在他們的支持下日本的信徒數目大幅上升，

至1582年聖方濟去世時已有約二十萬名信徒及二百五十座教堂。

最會利用宗教的大名當數織田信長，雖然他曾經皈依法華宗，但終其一生都與佛門對

抗，故此需要西洋商人帶來的先進火器，也需要透過親近西洋宗教與信仰傳統宗教的

權力板塊切割。不同影視作品常以「第六天魔王」指稱織田信長，然而何謂「第六天

魔王」？ 

「第六天魔王」是佛教神話的魔王，專門以各種威逼利誘阻礙修行者參悟佛法。信長

的勁敵之一，甲斐的武田信玄，是虔誠的佛教徒，還曾經請工匠按自己的樣貌雕刻一

尊不動明王像。信玄在信長於1571年進行比叡山燒討後收容了出逃的天台座主覺恕法

親王，相傳後來信玄便取用了本來屬於法親王的頭銜，以「天台座主沙門信玄」署名

寫信給信長。信長看後一哂，回信署名「第六天魔王」戲謔信玄的故作嚴肅。除此傳

聞外，記錄甲斐國兵法的《甲陽軍鑑》亦以「天魔變化(化身)也」一語形容先後與天

台宗及一向宗開戰的信長。

在燒過佛教的本山後，信長也不放過基督徙大名的地池，可是令大名歸順的不是

火槍鐵炮，而是他自己的信仰，這位大名叫高山右近。右近的父親友照本

是佛教徒，在右近十歲時聽了耶穌會修士洛倫索了齋(Brother Lorenzo，

本為盲眼琵琶法師，後改信基督教)傳道後深受感動，便領着全

家受洗，並拆毀其封地高槻城內的神社及佛寺，改建教堂。

高山右近二十一歲時從父親手上接過高槻城，四年後高

山家效忠的荒木村重背叛織田信長，而高槻城正好處於

京都和大坂之間，是兩股勢力必爭之地。信長知道金錢

和武力不足以動搖右近，唯有其信仰可令其犧牲一切。

信長便委托耶穌會修士向高槻城招降，若不歸順便會攻

入城並處死城中所有基督徒。耶穌會修士也大力游說，指

荒木村重的叛變不是正義的，在此事上不能不問是非與信長

為敵。經過徹夜祈禱，在作為武士的名譽和基督徒的安危之

間，右近選擇了後者。翌日早上這個基督徒城主剃光頭髮、穿

紙衣、不帶一兵一卒地迎接信長入城。不久前還在威脅要殺掉所

有教徒的信長不但沒動右近和他的部下一根毛，更因

為高槻城歸順成了荒木軍敗北的關鍵，賞賜了高山家更多封

地，甚至能夠在安土城開設神學院。可是好景不常，信長於本能寺之

變中身亡，後來掌權的羽柴秀吉也將右近在信長葬禮上不肯上香，以

及在封地內搗毀神社佛閣的行為看在眼內，以致後來頒布著名的《伴

天連追放令》。

‧高山右近於2017年2月7日
獲教廷宣為真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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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獵切支丹

天主教徒在日本遭到鎮壓，是本土與外來文化的磨擦，宗教戰爭本來亦不絕於日本歷

史。豐臣秀吉下達禁教令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信奉天主教的大名和信眾燒燬佛寺，可是

佛教也曾是被排擠的外來宗教，日文有「蕃神」一詞稱呼之。佛教在公元六世紀傳入

日本時，即遭到信奉神道的貴族物部氏反對，支持佛教的貴族則有蘇我氏。兩個氏族

同為敏達天皇的朝臣，在經歷好幾代天皇後，蘇我馬子先後行刺崇峻天皇、擁立自己

的外甥女為推古天皇，再誅殺長期政敵物部守屋，佛教才算透過政治力量在日本扎

根。秀吉和及後來的德川幕府同樣是怕這種事情重演，尤其是發生過天主教民發動的

一揆島原之亂後。

曾在信長麾下作戰的秀吉同樣知道天主教的威力，即使口上譴責天主教徙對傳統信仰

不敬，他真正擔心的是天主教會發展成一向宗、真言宗般的宗教。統一日本是成為關

白後的秀吉的要務，不能讓另一個僧兵勢力壞大事，更要避免日本像菲律賓群島一樣

被西班牙、葡萄牙等教會背後的航海大國殖民。1587年秀吉第一次頒布《伴天連追放

令》，下令傳教士離開日本，天主教大名要麼放棄信仰，要麼放棄大名的身份，成為

平民。為了保持與外國商人貿易的獲利，實際上這次禁教令並未嚴格執行，公家沒有

強逼教徒棄教，受洗過的小西行長還擔任秀吉征朝鮮的先鋒大將，秀吉也願意與已降

為平民的高山右近保持朋友關係。

讓秀吉對教徒動手的導火線是1596年的聖菲利浦號事件，西班牙商船聖菲利浦號遇海難

漂流到土佐，在掉落海的貨物誰屬的問題上與日本一方起爭執。船長向負責審訊的增田

長盛展示了世界地圖，云日本這個小國孤陋寡聞，不懂按當時的國際慣例辦事。增田長

盛便向船長問道，何以西班牙的國土可以這麼大，對方竟然誠實的答道，西班牙國王為

了征服全世界，向世界各地派遣傳教士，再在歸順教民的幫助下殖民當地。征韓失敗，

而且身體每況愈下的秀吉聽到此消息後大驚，一方面印證了他多年前的擔憂是正確的，

另一方面促使他立刻檢討當年不夠徹底的禁教令。

為了以警傚尤，他下令石田三成捉拿仍留在京都內的方濟會傳教士和信徒處刑。秀吉的

親信兼侍醫僧人施藥院全宗一心要恢復被燒的比叡山，一度列出長長的名單讓石田三成

去逮捕，最虔誠的前大名高山右近更位列榜首。石田三成不想妄殺天主教徒，陽奉陰違

地刪去高山右近的名字，將名單盡可能縮短，最終遭逮捕的人共計廿六人。這廿六人中

最年長的六十四歲，最小的只有十二歲，徒步被押往長崎，以綁在十字架上被長槍刺穿

兩腋的方式處死。雖然日本的傳教活動的確因此停滯或進行得更加隱蔽了，可是這起殉

教事蹟在歐洲傳開來，直至1862年教宗庇護九世將這廿六人封聖，在羅馬也有為紀念他

們而立的教堂。



千月刊Vol.4 千月刊Vol4

8 9

完成鎖國

趕絕了教徒，同樣趕絕了貿易，德川幕府成立後曾經為了開拓財源放鬆了對天主教的限制，吩咐仙台大名伊達政宗造一艘大型帆船，由其家臣支倉常長率領使團出使西班牙、羅馬教

皇國、法國及墨西哥。支倉常長於1613年從日本出發，他歸國時已是1620年了。他不在的七年間，日本已經歷翻天覆地的變遷了。首先是掌握實權的德川家康病故，繼任的秀忠和家

光比家康更不信任外國人、二是英國及荷蘭等新教航海國家崛起，它們不利用傳教在日本開托貿易，也與信奉舊教的西、葡兩國水火不容。1622年，違反禁教令載着西班牙傳教士到

日本的朱印船被英國船隻俘虜，英荷與西葡在日本本土的利益衝突因此事浮面，導致德川幕府更加不信任所有基督宗教教徒。隔月幕府將55名教徒於長崎分別處以火刑及斬首，史稱

「元和大殉教」。隨後幕府陸續關閉商館及與歐洲國家斷交，至1641年最後的商館——荷蘭商館遷移到長崎出島，整個鎖國制度終告完成。

由聖方濟踏足日本至幕府完成鎖國，橫跨織田、豐臣、德川三家族的統治，他們對外來宗教的態度決定基督教的傳播，反之，基督教帶來了甚麼副產品也決定了這三個勢力在戰國時代

的成敗。基督教在日本的傳教史同時也是日本戰國及江戶時代的外交史，傳教終止，外交也終止。待教徒能在禁教鎖國令的陰影下爬出來，昔日逼害他們的大名、關白、將軍的運勢也

走到盡頭了，經過幾百年的交流、利用、打壓，最終得勝的還是信徒們，就像耶穌從墓穴走出來一樣。

‧安土‧桃山時代的世界地圖，
出處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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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宗
                  -初探武士的死生之道

「戰鬥一開始，大家都因為緊張，恐怖，激昂，而完全沖昏了頭腦，甚至眼前一片漆

黑，大家在武器互擊之中，很不容易才清醒過來，分別敵我。」

《禪與武士道》～渡邊誠

這是引述自戰國時代的名將山中鹿之介對戰場的描述。在戰場中，作為一個戰鬥單

位，武士需要時刻面對死亡的恐懼，恐懼的強烈程度，甚至會令久經訓練的人，眼前

一片漆黑，無法視物，失去理智。螻蟻尚且偷生，那怕是最惡劣的環境，人總會有求

生的慾望，也同時自然會產生對死亡的恐懼。

根據現代戰爭的統計，美國有12%的伊拉克駐軍、17%的阿富汗駐軍，曾經服用安眠藥

或抗憂鬱症藥物，以緩解戰爭造成的壓力和痛苦。對古代的武士來說，並沒有相對應

的藥物可以應付死亡帶來的恐懼與壓力，長年面對死生一線，武士的心理壓力可想而

知。

有「世界禪者」之稱的鈴木大拙先生認為，自武士階級成形以後，禪的概念就已經置
於其核心之中。禪和武士的結合，不單令武士的心靈得以成長，更有效地令武士道文
化得以在以後的日子孕育發展。禪宗的傳入，間接為他們提供一套有關生死的心靈教
育。

禪宗認為，人的身與心無時無刻都在變化，皆是虛幻，而正因為人的身心皆是虛幻，
故無生也無死。鬆容面對死亡的辦法，並非不害怕，不恐懼，而是因為生死並無差
異，所以沒有需要害怕恐懼，死亡的恐懼無從出現，無從感覺，自然從生死的枷鎖中
得到解放。

故此，武士往往能夠鬆容就義，也導致世人普遍認為武士重死輕生。

撰文：郭世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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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張志華

日本刀歷史‧安土桃山時代 -

    打刀的誕生

從戰國時代開始，一切變得更實用化。從之前「掛」在腰間的太刀，開始轉移到令拔

打比較容易而「插」在腰間的打刀。佩刀也因應可能在室內戰鬥而成為大小二刀的配

置。 

 

在這個「下克上」的年代，之前以個人騎馬「一騎討」的戰鬥方法已經不合時宜。戰

鬥更多的轉向以密集陣形，步兵戰為主的模式。集團戰中若使用長而笨重的太刀很不

方便，而且容易使人疲勞。當時防禦的甲胄亦以輕便的腹卷為主，因此大概二尺二寸

前後，以先反（刀身較直而物打的地方較彎）的打刀開始被大量的使用。有不少的太

刀亦被切短並磨上而成為打刀，例如信長在桶狹間之戰捕獲今川義元的宗三左文字，

便被改短而成為了打刀。 

  

打刀的刀裝特徵在這時也開始形成。增強了強度的柄，鮫魚皮與柄卷的組合，為防止

潮濕而塗上黑漆的鞘，以及在鞘加上栗形和返角來防止從腰帶中掉出來等的特徵亦相

繼出現。 

  

隨著戰爭的密度與強度不停的增加，武器裝備的需求也大量的提升。這段時間生產的

模式也發生了變化，從過往小規模生產改變成為大量製造。其中的作坊以美濃的兼系

刀工和備前長船「祐定」尤其出名。包括美濃的兼定，兼元，兼常，兼房，氏貞等，

而備前的則包括則光，賀光，祐光，勝光，清光等。在這些工房出產的刀，有一些是

名刀匠為武將，大名所做「注文打」的名刀，也有因大量生產而粗製濫造的出品。 

  

在安土桃山時代，隨著南蠻人渡來及商業文化的興盛，刀具也開始豪華化。柄卷以金

色或紫色為主的「糸卷太刀」開始出現。其鞘以金梨地，並以其擁有者之家紋，燙金

或蒔繪等為裝飾。此類太刀多為武家儀仗用品，又或作為獻給神社的奉納品。 

  

在豐臣秀吉的年代，本阿彌家被委派為刀劍的鑑定家。由本阿彌家所發出的「折紙」

被公認為鑑定的權威，亦為日後評定日本刀價值的可能性提供了強而有力的基礎。 

  

秀吉在天正16年（1588年）所頒布的刀狩令，命令農民交出武器，也比較明確地規定

了武士佩刀的特權，也開啟了日本刀從殺戮的武器演變成為藝術品或寶物的年代。 

   

參考書目： 

《日本刀入門》，日本武具研究會 

《日本刀。刀裝事典》，杉浦良幸

‧金梨子地系卷太刀拵兼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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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hall I show you their Dainichi? 
Behold. There is the son of God.”

The Son and The Sun

大部份基督教題材的電影都以西方世界為舞台，或重新演繹聖經上

的故事，因為基督教在世界其他角落的事跡大抵是尷尬的，拍出來

恐怕要開罪很多人。雖然沒有像《基督的最後誘惑》般激起四方八

面的抵制，馬田史高西斯今年的《沉默》還是拍出了天主教傳教史

其中一段不爭實情——帶來災禍的高傲福音。

撰文：顧曼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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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講述兩位年輕神父聽到敬愛的導師在日本棄教的消息，為尋找真相冒死進入已實

行禁教令的日本。長途跋涉到達日本的神父們上岸後幸好得到信教村民接濟，餓壞了

的神父接過食物就囫圇吞嚥，一直活在匱乏中的村民倒沒忘記餐前祈禱。神父起初一

度被這些遠東信徒的堅持感動到，後來才察覺到他們的虔誠只是一種對形式的執着。

能夠與Rodrigues神父辯論的日本人，其實只有一直逼害信徒的平戶城主井上大人及

其翻譯官。掌權的武士階層受過教育，又不用寄望到達天國才能過上好生活，他們比

農民更有能力認真冷靜地思考天主教的教義，也看穿了農民的信仰停留在以有形儀式

換取庇佑的層面，於是想出以踐踏基督形象的簡單方法使農民棄教。可是為什麼理應

有更豐富神學知識的Rodrigues同樣拒絕踏繪呢？當被村民問到萬一真的要在踏繪和

死亡之間選擇該怎麼辦的時候，他的答覆是應該踏繪保命，生命遠比那塊硬板重要。

可是被同行神父Garupe嚴厲訓斥後卻沒堅持己見，被抓的村民後來即使肯踏繪也不敢

向十字架吐口水，只有兩樣做全的吉治郎活命。

雖然Garupe神父這角色戲份不算多，他與其他角色的互動都展現了西方傳教士自高自

大的一面，就像他的演員Adam Driver在星球大戰中的角色一樣，對自己的立場的信

念很強又經常遷怒別人。吉治郎去找村民，留下神父們在山洞時，Garupe馬上咬定吉

治郎要背叛他們；與村民相處一段時日後竟然抱怨他們無知、膽小又骯髒，對找尋

導師Ferreira沒幫助；當談到導師的實況卻堅信導師不會向井上大人屈服；拒絕踏

繪的後果他是心知肚明的，可他仍然要求村民不能踐踏聖像，還帶領祈禱給村民信

心。Garupe忘記了村民和傳教士同樣是「人」，求生是人的本能，村民在這樣的困境

下沒離棄外國人帶來的宗教，只求神父們批准他們向幕府撒謊保命；傳教士也不會因

為上過神學院就有神通能事事靠祈禱擋災。 

Rodrigues准許村民踏繪但自己沒有跟着做，

其實是未放下作為神父的尊嚴，正如城主井

上所說，他的榮耀是以村民的痛苦換來的。

棄教後的Ferreira沒有再傳教，但也沒閒

着，所指不是檢查宗教違禁品，而是在寺廟

中的工作。他沒停止將西方事物傳到日本，只是醫學和天文知識取代了宗教，那是真

正能改善人們生活的東西。禁教令下的村民昐望能有神父為他們主持各種儀式，年輕

神父來到後他們的生活除了能施洗嬰兒、領聖體、告解等儀式就沒其他變化了，基督

徒生活之於他們就是在農活以外參與一連串外來的儀式和供奉十字架、聖像等物品。

神父們到日本一心只想施洗更多人及找到一個沒有棄教的Ferreira，不打算與當地人

分享歐洲的知識。

在西方哲學或神學中，靈魂、天使、上帝都不屬於形而下世界，沒有質量也不佔有空

間，針頭上可以站多少個天使這個知名提問正是為了探討天使和神沒形象的特性。既

然不曾有形象，人又豈能損毀祂的形象？勉強能說外語的村民們當然不曾了解過抽象

的神學問題，對他們而言上帝可能是大日如來或天照大神在外邦的化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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